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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欧阳部长本来准备到桐
山的。简又然也给杜光辉打了电
话。可就在上车时，欧阳部长接到
电话，说中组部来人了，请他立即
回到省城。欧阳对简又然道：“你
就给光辉同志说一声吧，下次再过
去。”

简又然等欧阳部长的车子一
走，赶紧给杜光辉打电话。杜光辉
听了也愣了，说：“我们这边都准
备好了的，怎么说不来就不来？”

“这我哪知道？有事啊！”简又
然道。

杜光辉叹了口气，说：“那算
了，谢谢你了！”

下午，湖东县委召开会议，传
达了欧阳部长关于湖东经济发展的
重要指示。会议中间，简又然出来
接一个电话，是吴纵的。吴纵问：

“李雪到底怎么样？”
简又然笑道：“怎么突然问这

个？有什么……”
“是啊，老同学，你知道我离

婚好几年了。我看李雪
不错，她也……你看
……”

简又然发了会儿
呆，吴纵催道：“老同
学，你说啊？不能不说
吧。我是相信你。”

“这个……这个，
你们……现在怎么样
了？”

“啊，就这样吧。
如果你觉得也成，我们
就办事儿。”

“ 那 好 吧 。 行 ！”
简又然说着挂了电话。
他的心里一下子空了，
仿佛被掏了似的，直往深处疼。

简又然回到会议室，想着想
着，就有些头晕。他赶紧出来，在
走廊上站着呼吸了口新鲜空气，然
后给李雪发了个短信：“是真的
吗？”

不到半分钟，李雪的短信来
了：“真的。请简书记理解和原
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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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书怀一走，杜光辉的心里不

知怎么的，有些空落。在桐山，快
一年的时间了，能和杜光辉说上话
的县领导，似乎只有琚书怀一个
人。虽然他也知道，琚书怀说的也
并不一定都是真话，但至少可以谈
得来。现在，琚书怀在桐山矿难
后，背着个行政记过的处分调走
了。看起来是因为处分，其实明眼
人都明白：琚书怀这是沾了矿难的
光。一直想走的琚书怀县长，正好
找到了这样一个突破口，理所当然
地被“调离”了。

官场上的处分也是微妙的。有
的人因为处分，从此失去了政治前
途；有的人却因为处分，得到了他
想得到的东西。具体的就要看这处
分的是谁，处分后的安排到底如
何？有人甚至建议要写一本《处分
学》呢。

琚书怀是安排到市财政局任副
局长，虽然是第九位副局长，但财
政局是个大局，而且是个让人眼红
的局。一个县长，就是不受处分，
有时也不一定能安上这个位子。何
况琚书怀还是背了处分的。因此，
在桐山班子为琚书怀饯行时，琚书
怀的情致根本看不出来受过处分的
样子，倒像一个踌躇满志的人，说
说笑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潇洒
与轻松。

林一达先向琚书怀敬了酒，他
的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笑容还是
堆着的。林一达对琚书怀道：“琚
局长到了财政局，将来可得对桐山
多关照些。说什么桐山也是你的第

二 故 乡 嘛 。 哈
哈。”

琚书怀现在
看 林 一 达 的 眼
色，似乎也与以
前不一样了。以
前 他 看 林 一 达
时，眼角微微地
向下，好像总是
在用余光看人。
现在，他端着酒
杯，眼光仿佛比
以前高了一截，
眼角是向上挑着
的 ， 对 林 一 达
道：“林书记的

指示还不照办？只不过我到财政
局，是个人微言轻的副局长，不知
能不能帮上忙呢？”

“能！一定能。来，喝了。”林
一达说着将酒喝了，琚书怀还将杯
子端了会儿，一直看着林一达喝
完，才仰起脖子，一下咕嘟下去了。

杜光辉看着大家喝酒，自个儿却
在坐着。他是最后向琚书怀敬酒的。两个
人都没有说话。喝完酒后，琚书怀有些醉
了，回到宾馆休息。路上，琚书怀对杜光
辉道：“光辉啊，两年挂职只是个形式。以
后可别那么认真了。”

杜光辉笑了笑。琚书怀又道：
“孩子的事怎样了？”

“正在联系，等着合适的配型。”
杜光辉苦笑着。

“桐山的事情复杂，能少问则少
问。光辉啊，我看你跟我一样，都是实
在人哪！”琚书怀说着，车子已经到了
宾馆。杜光辉说：“下午还有事，要回
省城的。等会儿，琚局长走
时，就不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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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东庭并没有把肖亦飞真正放
在心上，跟肖亦飞接触更直接的目的
无非想探知一些平威的情况。肖亦
飞对谢东庭没有秘密，东庭问的，只
要她知道，一般都会告诉他，闲聊的
时候，谢东庭会策略性地旁敲侧击问
她关于平威“看门狗”销量的情况啦，
最近又要忙些什么啊？软件主要是
谁在搞之类的问题。线索在问话中
已经越来越清晰，唯一需要的就是证
据。

这天两个人吃过饭在外面走了
会儿回到肖亦飞的家里，谢东庭说让
肖亦飞先休息，自己有事情要处理。
肖亦飞满脸全是失望之情：“东庭，从
没求过你，今天别走了，好吗？”

谢东庭随意说了句：“谁说我要
走，想查点儿东西在网上，用一下你
的电脑。”说完就走出去坐到肖亦飞
的电脑前，打开她的手提，输入了密
码。

谢东庭早已经对肖亦飞的电脑
本身失去了兴趣，自己
已经翻来覆去查看很多
次，一无所获。他上到
网上，搜索到相关的网
页，肖亦飞洗完澡，悄悄
靠到他的身后：“哈，你
最近对他的东西感兴趣
啊，我也正研究他的新
算法呢。”看到东庭在看
那些网页，肖亦飞笑了。

“是啊，挺新的东
西，对如何处理压缩和
实时方面的探讨很有意
思。”

“嗯，这些只是网
上公开的部分，我后来
私下给这个作者的实验室助手发过
一个E- mail，人家很不错的，专门还
给我了很多补充材料，你要不要看？”

“当然，你有吗？在哪儿？”
“我都放公司服务器上了，我一

般所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和自己编的
东西都放公司服务器上面，比较安全
一些，你让开，我来，把文件给你取下
来。”肖亦飞轻轻一拍他。

谢东庭一听，心念一动，立刻让
开座位给肖亦飞。目不转睛地看着
肖亦飞输入密码的手，肖亦飞连到公
司的服务器上，把那些资料拖到了自
己机器的硬盘上，然后退出公司网
络，把座位又让回给谢东庭。

“好吧，你去睡觉吧，我自己看
看，可能要很晚。”谢东庭吻了吻肖亦
飞，肖亦飞点点头，转身回了卧室。

东庭翻看下载下来的那些文
件，心却都已经飞了，他不时地用眼
睛瞟一眼卧室，以确定肖亦飞的确已
经睡下。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他不再
犹豫，快速接通平威的内部服务器，
输入刚才记下的号码，果然，那个地
方有好几个文件夹，不敢多看，他凭

直觉把一个命名为“平威看门狗”的
文件夹全部拖到本机上，然后退出内
部网，从口袋里掏出总是随身带的U
盘，把刚下载的所有文件全部拷到自
己的U盘里，然后把存在肖亦飞电脑
上的那份东西彻底删除，整个过程只
用了10分钟不到。

第二天，一到公司，谢东庭就把
U 盘插上，点进那个署名“平威看门
狗”的文件夹，源代码果然齐齐整整
地列在那里。他毫不犹豫下载到了
自己硬盘里，加了密。花了两天的时
间研究完平威所有的程序，东庭的脸
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平威的软件
里数次用到了“夜眼”的几个重要方
程，本来痛恨肖亦飞弃明投暗去了于
大寨那里，现在，谢东庭真要好好感
谢她了，用得好！于大寨，这些东西
足够毁掉平威，甚至毁掉你于大寨
的。

这一天，一大早，于大寨就开始
心神不定，干不下去活儿了。索性早

早把工作布置下
去就开始不停地
看表。杜琳、阳阳
还有自己的老妈
今天中午就要到
北京暂时团聚几
周。

没想到杜琳
来到了大寨的公
司，大寨却一脸的
疲惫：“这个人辞
退掉，明天告诉他
不要再来上班了，
把这月工资结给
他。”大寨对老毕
说着。

“怎么了？”杜琳看老毕的脸色
也不好看，转头问大寨。

“没什么。”大寨勉强笑着看看
杜琳，工作上的事情，他不太愿意跟
杜琳多说，“老毕，你去吧，按我说的
办。”

“大寨，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
了？”等老毕出去，杜琳直视着大寨的
脸。

大寨终于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吐
露了。原来由于库房压的电子白板
的货，销售员小戴急功近利，把货物
以略高于本地的销售价出给了衡水
地区的一个二级代理商。那个代理
一回去，立刻以低于当地的市场价兜
售给了客户，被别的代理商发现，告
之了腾飞。腾飞毫不客气地要惩罚
平威这种不当的“窜货”行为，要平威
提供一笔数额不小的罚金，同时让平
威以当地代理商市场价把窜出去的
板子再买回来。这一出一进再一笔
罚金，平威的损失不小了。

杜琳心里面隐隐觉得是
谢东庭故意刁难丈夫，却不
知道该说什么。

旧事郑邑郑邑

在说记忆记忆

书架新新

笔随随

不知道为什么要相爱，我们爱
了。我们爱得天翻地覆，爱得海枯了
石烂了，沧海变桑田了也不要变心。
我们相爱时的任何阻碍和任何对我们
爱情的质疑都是我们眼中的恶势力，
任何外界的条件都是那么庸俗不堪，
都与我们纯洁的爱情格格不入。我们
只要两个人永远相守，相亲相爱，甜甜
蜜蜜。于是，我们结婚了，不仅从感情
上、从内心里结合在一起，从形式上、
法律上也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于
是，除了花前月下、风花雪月的浪漫，
更有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现实，除了
甜言蜜语的温柔，更有为稻粱谋的艰
辛。除了相互理解的感动，更需要相
互适应的磨合。孩子来了，亲友来了，
收入多了，支出更多了，社会能力日渐
增强，要应付的关系也日益增多。

不知道为什么会改变，我们变
了。从何时起，我们的浪漫没了，只剩
下现实；温柔没了，只剩下艰辛；感动
没了，只剩下没完没了的磨合。我的
眼中不只有你，还有更多的人和事。
曾经的海誓山盟变成了指责和抱怨，
曾经的温柔体贴变成了冷漠和争吵。

但是，我们始终在一起。一个小
家从无到有，从崭新到弥漫着彼此的
气息，小家里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家
的概念已镌刻在心。多年来彼此熟悉
的生活习惯也成了小家的内涵。婚姻

让我们成熟，让我们变得丰富，婚姻给
了我们生命的质感。回想着过往的种
种经历，生命中最丰富的这二十年，每
一步都与身边这个人密切相关，想把
他分开来单独理出自己的那一份生活
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从前被我们挂
在嘴边的“我爱你”再也不会轻易说出
口。

那么，是我们的爱情没有了吗？
如果真的是爱情没了，我们为什么一
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幸福又快乐？
如果有，我们为什么好久好久都说不
出“我爱你”了呢？不知道世间是否真
的有一直如饱满如初的爱情，不知有
谁能一直活在动人心魄的爱情里？是
的，徐志摩一生都在爱，始终经历着他
一段又一段的爱情故事。但那故事的
女主角却不是同一个人哪！生活中有
的是四十大几的男子在 QQ 上与年轻
的女性用稍嫌暧昧的语气聊天，说着
什么“沏一杯清茶，听着一段优雅的音
乐静静地想你”一类的话（其实他并不
喝茶）。但他们毕竟不是徐志摩，既缺
乏徐志摩追求完美的诗人气质，更没
有他敢爱就爱敢不爱就不爱的勇气。
他们也就是靠着网络的隐蔽想再青春
一把，通过网络重温一下那美得有些
虚幻的初恋，因为婚姻中的她已经无
法再给他这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
鲜感觉。

也许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可长可短。长到一生，
比如那些受人羡慕的爱侣佳偶，从黑
发到白首，始终卿卿我我，一朝牵手，
终生相伴。短到一瞬，比如惊艳的一
刹，我们爱了，爱人开口或举手投足间
的一瞬，又明白那并不是我们要的爱
情。许多人的爱情过程应该就在这一
瞬和一生之间吧！我们当然想要一份
永不褪色的爱情，但爱情总是要褪色，
要改变。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份稳固
的婚姻来温暖自己的一生。那么我们
的爱情呢？它去哪里了？它并没有失
去，只是变成了一份最温暖、最可靠、
最浓郁的亲情！原来亲情才是爱情最

终的模样。因为这份亲情，我们才缠
缠绵绵、磕磕绊绊一生一世也舍不得
分离。人总是孤独的，人又总是害怕
孤独的。爱情曾为我们驱散了这可怕
的孤独并且带来了生命中最美丽的一
段时光。当生命中的这一过程渐渐远
离时，我们还能幸运地感到，亲情一直
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最切实的呵护。

当我们为家人做好一餐饭，然后
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
们不再想生活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过。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这
种安静温馨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可以
与爱情无关。

这是我在宝丰村见到的一位老年
妇女。站在门前的水泥路上和她交
谈，不禁使人对这位久经风霜的农村
基层干部肃然起敬。

老人叫李凤花，今年75岁了，虽然
满头白发，看上去却身板硬朗，耳聪目
明，思维敏捷。跟着她的回忆，我似乎
又回到了过去的许多岁月。我时不时
地看看她那张既显得刚毅，又十分善
良朴实的大脸盘，感慨万千。是啊，那
些纵横交错的皱纹，装满了半个世纪
以来她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凤花二十出
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共和国成
立才刚刚几岁，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到处需要人手。即就是宝鸡西陵原上
的宝丰村，也需要干部，特别是女干部
做妇女群众的发动工作。当时的村干
部和工作组看中了李凤花。没费多少
唇舌，通情达理的她就“出山”了。不
成想，一干便是三十多年！她先后担
任过村上的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
主任兼村妇委会主任，当过宝鸡市和
原宝鸡县的人民代表。她说，那时候，
上面有个号召，布置一项工作，常常是
不过夜，干部就得连轴转。她就跟村
上的男同志一样，逐家逐户宣传精神，
发动群众。比如查田定产，比如组织
互助组，成立初级社高级社，直到后来
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那都是靠基
层干部一户一户的动员哩。当然，后
来的纠错那是千真万确，也是非纠不

可了。老人说，那时候放卫星，创高
产，插红旗，拔白旗，谁落后就批谁斗
谁，叫人看着就寒碜，就觉得心凉。我
不是今个才说哩，打那时候我就认准
两条：一条是做啥事都掺不得假，要以
实求实哩。俗话说得好，包子是虚的，
馒头才是实的。这话放到啥时候都不
过时，都错不了。再一条就是不管对
谁，都要有善念，存善心。那会儿的会
上，往往火药味浓得很。有的人，平常
看还对对的，一眨眼的工夫就变了，说
话、做事像换了个人，我吃惊的都一时
转不过向。为这，没少挨过训。那阵
子开会我的脊背常常背着孩子。咱是
个单帮，孩子就得自己带。有时候挨
训，咱委屈得小声哭，孩子吓得在脊背
上大声哭，就想撂下不干了。可不能
啊，得有好思想高党性呢。但不管再
大的委屈、冤枉我都能受，可要叫我日
弄人阴损人，我从来不干。回想几十
年下来，咱从来也没干过那些伤天害
理的事情。所以，尽管那时没黑没明
地跑，叫我说，西陵原都能叫我们那会
儿干部的鞋底磨下去一截子，可咱心
里舒坦，从来不少欠谁的，也对得住村
上的大大小小。

老人说得很坦然，越往后说还越
高兴。

现在，老人虽然孤身一人守着个
老屋，但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的家庭都生活得很好。里里外外总共
八个孙子，也是四男四女，其中三个已

经上了大学。尽管长期的基层工作使
她的身体受到了损伤，但没有大碍，每
年住一两次医院，儿和女都经管得很
好，就又精精神神地从医院里出来
了。儿女们争着往自己的家里接，老
人还不大乐意去，就觉得住老屋子舒
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国家每月还
发给几十元的补贴。老人眉开眼笑地
说，几十元钱是个啥，这说明组织还记
着咱，那几十年没白干哪！

几十年的岁月了，老人的性子仍
是那么耿直、率真。谈到村上的事，她
对自己的继任者颇有些不满意，觉得
这些年村子发展得慢了。她说，就说
水吗，这些年了就没动静，用的还是我
们那茬人修的工程。也不说水质好坏

了，我老婆一个人吃水哩，日头还往瓮
里跌哩。再跟邻村比，人家满地里是
葡萄、果树。咱这村上，男人女人就是
个出去打工。出去打工也对着哩，年
轻人这阵子还能跑动。可跑不动的时
候咋办呀？事情要往长远处想哩。根
本的出路还是要在地里打主意，想办
法。政策又这么好。这样，咱宝丰的
农民才是“双保险”。她深情地看了看
我身旁的董支书，欣慰地说，这会儿的
支部对着哩，宝丰有希望了。

不觉得几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我感到自己在历史的深处获得了许多
东西。猛抬头，天空湛蓝湛蓝的，阳光
正灿烂着。

民谚“大枣、柿子和板栗，
木本庄稼救荒饥”。说是这几
种干果可代粮食用，被称为是
救荒年的粮食代用品。以枣和
柿命名的村庄在郑州地区有好
几处，但是以栗树命村名的却
很少见。在人们的心目中，栗
树主要生长在山冈丘陵区。殊
不知，以栗树命名的栗园史村，就
是新郑孟庄镇的一个自然村。

栗树的果实有板栗、茅栗
和栗子多种叫法，为落叶乔木，
高可达 20 多米，但也有呈丛生
灌木状。叶椭圆形，边沿有尖
锐的锯齿。五月开青黄色花，
长二三寸，雌雄同株。结果如
球，外有芒刺，内有栗房，一包
三五粒。成熟后裂开而散出果
仁，用铁锅炒熟后甘甜可口，还
可制成栗粉做馍食用。除果实
供食用外，栗木材质坚韧，可供
建筑和做家具，过去是做车辕
的上等材料。古时人们还用栗
木做成神主或亡灵牌位，后通
称宗庙神主为栗主。栗树皮含
有鞣质，可用作鞣皮革和做染
料。栗叶可养柞蚕，花穗晒干
后燃烧有气味可驱蚊虫或当农
药。栗树通身是宝，实为一种
经济树。所以，在古籍中有：

“千株栗木人家，富裕可比千户
侯”之说。

据村民传讲，约在明朝初
年，这里是丘陵地带，有一数百

亩大属于官
府经管的栗
树园。有一
支史姓人家
来到这里租
包 管 理 栗

林，在栗园旁边定居下来，村名
就叫栗园史。因这里的土壤很
适合栗树的生长，结的果实个
大味纯，当时还被定为贡品。
凡风调雨顺的年景，也是板栗
的丰收年，除官府按契约收栗
租外，栗农还有剩余，足够养家
糊口。有一年连遭干旱和虫
害，栗子挂果不到三成，严重减
产，可是官府却不减少栗租，仍
按常年照收。果农把当年所收
栗子全部交了，还要写下欠据，
等来年补交，谁要不交，定吃官
司。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有理
无处诉，但也不能听之任之。
在气不过的情况下，私下里一
合计，当年冬天，把所有果树用
烧开的水浇了几遍。第二年开
春，没有一棵栗树发芽，全部成
了死树。之后官府放弃了对这
里的经管，果农们改种庄稼自
食其力，再也不担惊受怕了。
于是有人编顺口溜道：“栗树成
林连成片，木本粮食救荒年，丰
收是福欠是祸，死了栗树得平
安。”

若干年后，村民们根据这
里的土质情况和自然条件，广
种枣树，仍是成林成片，使成为
新郑大枣的主产区之一。现新
郑开发的“古枣园”风情游就在
该村附近。这里虽然已成为大
枣园，但是栗园史的村名却未改，
作为历史的遗迹，延续至今。

《飞越疯人院》、《麦田守望者》和
《在路上》并称为垮掉一代的《圣经》，
肯·克西是垮掉一代真正的精神领
袖。销售一千多万册，它是 1962年全
美最畅销小说，而本书是迟到了四十
年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飞越疯人院》讲述了精神病院
里，大护士以严厉的手段、冰冷的器械
和冷酷的心肠统治病人们，试图把他
们改造为柔顺的、规矩的、毫无个性的
机器。病人们饱受大护士和黑男孩护
工的凌虐，直到不受约束的麦克墨菲
进入了疯人院。

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罗姆登最
懂得体制的力量，即便麦克墨菲仿佛

一步步走向胜利，把狂欢
节的氛围传播到整个病
房，但布罗姆登知道更严
酷的压制在等待着他们。

最后当麦克墨菲从
手术室被送出来，变成了

一具眼神空洞的塑料娃娃，正要被大
护士当成杀鸡儆猴的标本时，布罗姆
登知道，他只能以某种方式来维持麦
克墨菲的胜利，给予大护士最后的一
击……

窗外月色冰冷，胆怯而沉默的印
第安人敲碎了窗户，逃离这个疯人院。

疯人院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社会
的一幅缩影，恰好同金斯堡在其《嚎
叫》中的那一声“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
英被疯狂毁灭”相呼应，发人深省。“大
护士”则是《嚎叫》中的邪恶火神摩洛
克的象征，代表美国资本与军事一体
化体制对人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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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文街位于二七区，它北起陇海中路向
南，拐个弯再向东到陇海铁路涵洞处，长330
米，宽 8 米，水泥路面。该街因位于郑州铁
路局工人文化宫西围墙处，经市地名办批准
命名叫“铁文街”。

郑州铁路局工人文化宫，位于陇海中路
南侧。建国初，郑州铁路管理局为活跃职工
文化生活，决定利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原
陇海铁路管理局陇海花园旧址，一座在抗日
战争中，被日机炸毁的陇海大礼堂上重建郑
州铁路工人文化宫。历时一年，于 1952年 6

月 1日落成，占地 20500平方
米，建筑面积 4144 平方米，
座位 1200 个。7 月 1 日举行
了隆重的开放典礼。文化宫
内设有儿童乐园、图书馆、阅
览室、游艺厅、展览厅、小花

园、棋苑、舞厅等各项文化娱乐设施，内部装
修高级，有地道通风和暖气设备，可放映电
影，演戏剧。当年在郑州乃至全省都是一流
的文化活动场所。曾接待过朝鲜、英国、法
国、前苏联等国的铁路代表团参观访问。

据资料记载，1952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中央
领导人罗瑞卿、滕代远、杨尚昆和黄河水
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陪同下到郑州邙山
登上小顶山视察黄河后，回到市内曾在铁
路文化宫作短暂休息，视察了外部环境，

职工游艺活动室、图
书阅览室等处。然后
来到二楼会议休息
室，在此听取了铁路
管理局领导的工作汇
报。并对文化宫及其
文化宣传所开展的各
项文体活动给予了肯
定。对毛主席视察铁
路文化宫这件事一些
老铁路工人还记忆犹
新，并载入了郑州铁
路史册。

今天的铁路文化
宫已旧貌换了新颜，
昔日的木结构建筑成
为危房后，2002 年 5
月已整体拆除。新建
的一座式样新颖、气
势宏伟，钢筋水泥结
构的大型现代化文化
宫已建成投入使用。


